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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在湖上逗留著，誰也不覺得厭倦，幾乎玩到下午五六點鐘模樣，天色已將黑下來之後才歇。我因此就攫到一個機會，

向太后請問伊方才所說的「造化小兒」究竟是怎樣的一會事。伊本來早就知道我是一個最愛發問人的，伊自己又是一個最愛給人家

解釋一切的人，於是伊和答覆便絕不不躊躇的在微笑之中帶出來了。　　「正正經經的講起來，這也不過是一種很怪僻的信仰！這

種信仰，就是說：人們一定不可過於快樂，如其你過於的快樂了，冥冥之中就會有一個類似神仙的人物，會在你毫不提防之際，突

然的降到你身上來，使你發生種種不快樂。也可以說使人們感到不快樂的一件事，就是這位神仙應盡的一種職責。因為如其沒有它

的播弄的話，人們將恣意的作樂，一些不知道痛苦和憂患是怎樣的滋味了，所以它是終年在工作著的：如其你已感覺到十分的舒適

安逸了，造化小兒就會走來把你弄得馬上感覺到不安逸，不舒服起來。或者你正在趾高氣揚，興致勃勃的當兒，它又會走來把你弄

得一天高興，化為烏有。它的肚子裡簡直是裝滿著許多和人家惡作劇的資料，無論一件什麼事情，正在很順利很平穩地進行的中

間，總不免要給它走來搗亂幾次的，因此天下便決無真正順利平穩的事情。」

　　伊說完了這一段話之後，我不覺又暗暗的懷疑起來，不知道太后自己對於所謂「造化小兒」究竟是否信為真有其事；但我卻不

敢冒昧地去問伊，因為我還記得在奉天的時候，為了那青狐大仙而受的一次申斥。可是太后眼力真是銳利，伊早就看出了我心上所

蘊藏著的疑團，便不待動問，自己又給我添上了一段說明。

　　「我們當然不能保證世界上確然有這麼一位神道，只能說或許是有的；但是象這一類我們不能目見的神物，實在是很多的，而

且它們的存在，又常為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你不妨試想一想：在你過去的經驗之中，曾否有過每當一切進行得俱極順利的時候，突

然生出種種枝節，使你感到非常煩悶的事實；我想這是萬萬不能免的！而那個在冥冥中挫折你的，卻就是那所謂造化小兒！」

　　然而我們在湖上一直玩到天黑，仍不見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伊老人家臉上所堆著的一副歡容，也始終未見更改。只是當太

陽落山之後，空氣的溫度漸漸減低，湖上未免起了一陣輕微的寒風，因此太后就急急的吩咐攏岸立即起駕返宮。我當時就暗暗猜想

著，也許這一陣輕微的寒風，正就是那造化小兒在開始向我們鬧什麼惡作劇的預兆；可是當天晚上，卻始終沒有半些意外的事件發

生。

　　不料，第二天的早上，就使我們每一個人不由自主的驚服太后的先見了。因為這一天清早起，天上就下著很大的雨，兼有很猛

烈的風，雨勢便分外的大了。粗密的雨點，和積瀦而下的簷水，不斷地在我們這些宮殿上的黃瓦上必剝必剝地打著，汨汨地流著，

發出很煩雜的聲音來。同時雷聲又在萬壽山的頂上忽忽剌剌地震著，電光在陰霾中閃閃地耀著。－－於是闔宮的人，都有些害怕

了。我自己的臥室是在昆明湖的一角上，和太后所居的寢宮離得很遠；這一天湊巧我又並不輪到隨侍太后，我瞧雨既下得這樣大，

便打算不上伊那裡去了。不料早有人急急地趕來召我，我那時就就覺得某種可怕的事件也許會在甜短的幾十分鐘以內發生了。但瞧

目前的景象！昨天這一座整個的頤和園，不是象一座異花滿地的海島仙山嗎？到處喜氣洋溢，歡暢無比；而今天卻一變而為充滿著

一團死灰色了。大雨在那些建築在萬壽山邊的大宮殿上發狂似的衝激著，加以天色且黑，雨絲從空中弔下來，彷彿織就了一幅銀絲

的簾子。有幾座宮殿的角簷下，光線分外的不足，因此那些太監們在簷下走動，看去只是幾條黑影有閃動著；幾乎跟我在奉天的那

些古宮中晚上所見的情景一般－－連我也象宮的其餘的人一樣地恐慌而戰抖起來了。

　　因為昨天晚上，太后游湖游得太辛苦了，再加受了一些寒，身子便感覺不快起來，並帶些咳嗽。當伊老人家在不舒服的時候，

伊的脾氣總是非常暴躁的；－－所以每逢太后病了之後，我們便十分的擔心了，時刻的不敢忘記我們已在伊的手掌之下生存著，呼

吸著了；只要伊偶一動念，可隨進停止我們的生存，閉塞我們的呼吸。說實話，我想我們所有的全部的人，不論男女，在這種時

候，都不免要將伊當做是一個很容易危害我們生命的吃人的老妖怪；至少限度，我和其餘的那些女官，以及常在伊近旁隨侍的太

監，還有光緒，隆裕，和其餘許多跟伊老人家接近較密的人，都是這樣的想著！然而無論如何，我自己總可以自信是一個最能對付

伊的人。因為根本上，伊原是非常優待著我的，或者是為了我曾經受過比較高深的教育的關係，伊因此也破格相看，往往給予我種

種為他人所絕對不能得到的特殊權益；伊並且還很歡喜聽我向伊講論。有了這種種的便利，有時我竟能使伊安靜起來，忘卻伊所有

的一切憂憤和鬱怒。就為著這個緣故，這天我雖並不輪在值上，伊也要來召我了。我奉了這諭旨，自然是萬萬不能違拒的，便匆匆

地冒著雨，趕到伊的寢宮中去。一走進門，少不得先要照例向伊磕頭，伊也照例的教我站了起來。接著，卻又發出一個很特別的命

令。

　　「德齡，走近前來，把你的手掌覆在我的額上！」伊很鄭重地說道：「試試看，我有沒有發熱？」

　　伊這時候的態度，真是非常的嚴厲焦躁，我想那時候我的手腕也不免有些抖了，可是我不能因害怕而抗旨，只得大著膽，伸過

手去，撫摩著伊的高貴的皮膚。其實一來我既不曾學過醫，二來又因我的年紀還小，經驗不多，對於人的體溫的高度，究竟應該有

多少，實無半些確切的知識。雖然如此，我的觸覺還不致完全無用，只把我的手掌在伊額上覆了四五秒鐘，我就知道伊的確有些發

熱了。

　　「是的，老佛爺，」我低聲回奏道：「果然有些發熱。」

　　至於伊的咳嗽呢，那是不容我再試驗的了，因為自我進來之後，一直聽伊不停的在咳嗽著，使伊非常的煩惱。但我一時也無法

消除它。其時那總管太監李蓮英也在旁邊，他顯然是很關心著太后的健康的，不過他也沒有什麼辦法，只能堆著一臉的笑容，站在

旁邊，太后便回過頭來，向他看著，很躁急地說道：「快上太醫院去召幾個在那裡當差的人進來！」

　　實際上，李蓮英一知道伊老人家的身子有些不快，早就自動的打發人去把那些御醫們召進來了。在那個時候，朝中也象歷代一

般的設著一個太醫院，主持的是院使，是位一二品的大官。院使之處有院判和御醫等；他們的官階也有好幾級，那些高級的簡直不

在我父親之下。他們雖然一般也是讀醫書，論脈案的醫生，可是他們卻和外面的醫生大有不同，因為他們還有一肚皮侍候皇差的專

門學識咧！他們既然都是做著很高的大官，自然也有很完備的公服：紅圍帽，珊瑚頂（刻花的），連著一枝孔雀毛的翎子，和一件

十分美麗的朝衣。我自進大內以來，各色的人物差不多已全見到了，惟有這些御醫，竟沒有機會見面，因此我也急著的要見，還要

瞧太后怎樣的讓他們給伊診玻我此時不上值的時候召了來，才使我得以恭逢其盛。

　　因為李蓮英已早就把這些御醫召來的緣故，所以太后的旨意才下去，不到三四分鐘，就有四位太醫院的老爺，魚貫著走進來

了。太后是斜靠在一個比較最低的御座上，依舊不住的在咳嗽，但體態還是很莊嚴，絲毫不移動地接受著這四位御醫的朝參。本來

尋常人診病，醫生們第一步總得先瞧一瞧病人的容色，然而這四位御醫那裡敢向太后平視呢？他們是始終不敢抬起頭來的。那末這

個病將怎樣診法呢？只有省略了望氣色的一步，直接按脈了，其時太后的御座的兩邊，已設下了兩張小小的方幾。幾上鋪著一重軟

墊，待到那四位御醫恭恭敬敬地如數的磕足了九個頭之後，太后便吩咐另外兩個女官，把伊兩個衣袖捲起了一半來，讓伊自己仍在

中間的御座上端坐著，而把伊的左右兩臂，分擱在兩邊的小幾上。於是那四位御醫便膝行而前，一直行近到那兩張小幾邊去；同時

又有兩們女官已把兩方很薄的絹帕把太后的手臂覆住了，因為象太后這樣尊貴的人，豈能隨便讓不相干的人沾及伊的皮膚的！四位

御醫便分著兩邊，每一邊各兩人，十分謹慎地伸出手來，用指尖隔著絹帕，靜心為太后按脈。論到按脈，這一種診病的方法實在是

很神秘的！他們既不用時表來計算脈博的次數，僅憑三個手指頭按著，怎麼就能知道病人的病情呢？我從前總是詫為神異的，－－

至今也還不曾明白。

　　隔了半晌，左右兩邊的御醫便又悄悄地互相對調了過去，但他們是始終不敢向太后偷覷一眼的，儘管在事實上他們知道應該有



一番瞧瞧病人的舌苔的手續，或者太后自己也不致拒絕，但他們總是很謹慎的，那裡敢冒冒失失地要求瞧瞧太后的舌頭呢？他們並

且竭力的要閃避太后的視線，就是在按脈的時候，也故意把頭側過一些，象是很畏羞的樣子。

　　他們就是這樣靜悄悄地跪著，手指按在有絹帕覆著的手腕上，足足費了四五十分種模樣；我因為久在外國，看慣那些西洋醫生

們總是只須費卻三四分鐘便可以按畢一個病人的脈，如今瞧他們久久不釋，險引起要當他們是在太后的手臂上睡熟了！其時太后本

人也彷彿是有些不耐煩了，蹙著雙眉，似乎立刻就要發怒的神氣；而伊的咳嗽，卻兀是不曾停止。那四位御醫對此也很注意，每逢

聽到太后的嗽聲，便悄悄地互相偷望著，彼此從眸子中交換意見。可是這時候的一副情景，卻委實是難看極了！當中是我們老年的

太后，端然坐在一張杏黃色的御座上，背後立著一座短屏，閃爍著一種不自然的光彩；整個屋子內的佈置，卻一齊顯著很黯淡的顏

色；地上是跪著四個服裝鮮明的御醫，分成兩組，長跪在太后的足下，象揣摩某種無價之寶似的隔著一方絹帕，絕不動彈地在給太

后按脈；其餘的人，都呆呆地在旁邊瞧著，我想要是當場拍一張照出來，必然是很夠惹人發笑的！

　　我自己承認是很乏耐性的，不覺就在臉上露出了一種又驚奇又好笑的神情來，因此我偶然向太后一望，太后一便瞧著我默然微

笑了，伊也很知道我是決不曾見過這種奇突的情狀的。

　　最後，那四痊御醫的按脈工程畢竟也完畢了，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忽地爬了起來；又照例的向太后磕了頭，便躡手躡足地走

出這一間寢宮去了。太后並不直接和他們說什麼話，倒向我說道：「德齡，就著你跟他們出去瞧著吧！」

　　伊的話音還是很峻急，顯然是伊還不曾把伊的無明火完全捺下去咧！但是伊教我出去的意思，卻不是造因於此，從伊日常行動

上推測起來，伊多半是對於這四位御醫尚未十分信任的緣故。於是我就急急的奉命而出，緊隨在那四位御醫的後面，走進了一座和

太后的寢宮相毗連的偏殿。那裡已預先設下了四副很小很矮的桌椅，桌上有筆硯紙張安放著；那四位御醫老爺便各自佔據了一副座

頭，恭恭敬敬地坐了下去。先是各人默默地寫著一套脈案，這套脈案寫完，才互相討論起來了；各自發表著自己的意思，結果四個

人有了四種意思，無一相同。這當然是不行的！四個人便各自盡力讓步，商定了一個協議，同時毀去了先寫的一套脈案，換上一套

致相同的詞句。太后的病情，便象這樣的揣摩討論而決定了！接下去就得由四位各出心裁的開出藥方來了。開藥方的時候，他們似

乎更比擬脈案來得鄭重，每個人都在沉思著，呻吟著，象學堂裡的學生，逢到大考一般的刻苦從事，足足費了一個鐘頭才完成。然

而他們關於用藥，卻就不再討論了，各憑著自己的意思開出來，結果便產生了四張不同的藥方。

　　後來，太后自己還告訴我，為什麼那些御醫對於用藥，思索得如此的苦法？原來其中尚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們總想盡所能的

開出一張完善的紅方，不使有半些錯誤。這個所謂極大的關係是這樣的：凡當皇族中的一位，－－指太后，皇帝，皇后，貴妃而言

－－害了病的時候，照例必由太醫院指派兩位或四位御醫進宮來診治。這診治一開始，便立即在這幾位被指定的御醫的身上，加上

了一重責任，非要他們負責治癒不可！萬一那病人竟不幸而死了，那末這幾位指定的御醫，便得大受斥責了。尤其是那正在握著大

權的統治者，為給他醫病的那些御醫的前途計，更是萬萬死不得。據說從前最初的時候，凡有不能治癒皇帝或太后的病的御醫，往

往要問一個斬罪，最輕也得賜令自裁；便連那主持太醫院事務的院使，也得牽累在內。雖然那病人的死，實在是和給他醫病的御醫

毫無關係的，更無論他們所用的藥是怎樣的合理無誤，也休想脫罪。這當然是太專制了！所以後來已漸漸改良，每當一位皇太后或

皇上賓天之後，就不聽見再有什麼御醫為此而送命了。不過責罰是依舊要責罰的，但也是只剩一種形式了，除非那個病人的死，經

多方證明，確然是給他診治的御醫的錯誤，才真正的處以刑戮。通常總是先把他們剝去衣冠，摘掉頂子和翎毛，然後押入牢中，作

為是歃將流徙出去的囚犯；其實是決不流徙出去的。他們只須象這樣的受上幾到或幾十天的假罪，－－作為是得罪先朝的處罰－－

待新的皇帝登了位，便立即會降旨下來，免掉他們的徙罪，發帶他們的頂戴，並依舊把他們收入太醫院，作為院使用或御醫。

　　有了這種種的關鍵，便無怪這四位御醫老爺要如此的深思力索了。

　　如今且說印們各把自己的藥方開好之後，便一齊拿來恭恭敬敬的授給了李蓮英，讓李蓮英去轉呈太后。他們想是一來受不慣那

種驚嚇，二來輕易也未便入覲太后，所以不再去面參了。

　　他們的任務，到開完這四張內容幾乎完全不同的藥方為止，便算已告一段落了；中間少不得有一段休息。在他們休息的時候，

李蓮英便捧著這四張藥方，和我一起回到太后那裡去繳差。其時太后已把餘下的一部分應辦之事自己忙著辦妥了；第一是伊已差人

去召來了一個對於中國的各種藥物素有研究的老太監，另外又召了一個司書的太監並打發兩個在值的女官去把伊的書室內所藏的幾

冊專講藥物學及藥物功用的書，如《本草綱目》之類取了出來；侍我們把藥方呈進去，已一切都預備好了。待藥方一送到伊手內，

伊就急急的逐一翻看；但見伊忽而皺皺眉，忽而搖搖頭，忽而微笑，忽而呻吟，象是對於這四張藥方都極懷疑的樣子。

　　「這一樣是我們最不歡喜的，為什麼寫上啦？」太后用手指著每一種藥名，很不鄭重地批評著：「這一樣又是沒有什麼價值

的；這一樣是很普通的，認都知道是用來提神的，我們也不要用它！再瞧這一樣，不知道做什麼用的？」

　　那個對於中國各種藥物素有研究的老太監，便探起頭來，隨著太后的手指看去，幸而他的眼光還不差，一看就把字劃看清楚

了，便立即翻開了一本藥書來答道：「這是涼血用的，回老佛爺！」

　　「好啊！」太后聽了，便點點頭答道：「這一樣是可以用的，把它記下來吧！再瞧這一樣又是什麼意思啊？」

　　伊另外又指出了一個藥名來，那老太監便又探起頭來，看清楚了，一面又翻出一本藥書來，作為對證。

　　「這一樣是可以清醒人的頭目的，太后。」

　　太后聽他這樣說了，再瞧藥書上也是一般寫法，便又點點頭，向那司書的太監揮一揮手，教他再把這一樣藥也記了下來。

　　那四位御醫老爺給太后所開的藥方上一般都有十二樣藥味開著，其中大約有一半是互相雷同的，有一半是各別的；總計起來，

也有二十多樣，太后卻把他們的藥方逐一看下去，一路看，一路便把各種藥的性質問那老太監；－－也有幾們是伊自己向來知道

的，那就不用再問；帶有幾樣是伊雖然知道，卻不十分肯定，或者已忘掉了，便都得問那老太監。－－這樣且看且問，盡揀合伊自

己意思的記下，待到揀滿了十二樣，伊就不再揀下去了，於是那司書的太監便另外用一張白紙，恭恭敬敬的把伊老人家所揀出來的

十二味藥物謄正了。這樣就造成了第五張的藥方。這一張第五張的式方是兼併彩原來那四張藥方之長（？）而集合成的，原來那四

張藥方上的藥物，都有一二味或三四味被採用在內，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張混合體的藥方；但這引起原來不在同一張藥方上的藥物，

如此胡亂混合起來，性質是否相宜，有無衝突，太后卻絕不注意，也不再讓那四位御醫取去研究研究。然而這一張混合藥方要是闖

出了什麼亂子來，那四位御醫卻又逃不了責任，無怪我那時在旁邊瞧著，幾乎詫異得失聲叫喊了。

　　「現在藥方已寫就了。」太后又瞧著我說道：「德齡，還是著你去走一次吧！當那四個呆笨的醫官在給我準備藥的時候，你必

須很小心地監視著他們！」

　　我當然只有依著辦，便象一位上司似的押著那四個御醫，走到另外一所偏殿中去。這裡已和太后的寢宮相隔著兩個宮廷了。殿

宇雖然也是很高大，很潔淨，可是因為平常難得有人走來的緣故，氣象很是慘淡，還帶些霉氣。它的四面的壁上，滿釘著一行行的

木架子，而在每一行木架子上，便排列著無數的白色的和藍色的磁壇。每個壇都有蓋子蓋著，壇的外面，又用一小方的紅紙標明著

壇內所藏的醫品的名字，以便檢取；有引起體積不大的藥物，往往每兩種或本種合裝在一壇。所以這一間大殿上所藏的藥品，真不

下五六百種，大概是齊全了，只有幾種非用新鮮不可的才讓外面的藥舖子供給。

　　如今且說那四位御醫老爺接了這一張第五張的藥方之後，－－他們自己所開的四張是早已經李蓮英撕掉了－－雖然心上都未必

贊同，但他們怎敢和太后拗執呢？少不得依著她，一件一件的配將起來。雖然依我猜想，他們四位既然都是年事很高的老醫生，諒

來總和這些藥壇相處得極久而極熟了，可是他們在配藥的時候，還是象生手一般的遲慢，必須再三的端詳了才敢把藥取出來。據說

這也是他們謹慎將事，不肯苟且的緣故。

　　每一樣藥物取出來之後，還得用一概小天平秤他他細細地秤出相當的分量來，然後再用紅紙包成一個個的小包，給一個小太監



捧著；及到十二味藥全包好，他們便隨著我這個目不稍瞬地監視著他們的女欽差一起回到太后的宮中來。其時那一間慣常煮水的後

殿裡，已另外生旺了一座小小的爐子，上面擱著一個銀製的藥罐，在專候製藥了。靠近這爐子的一張桌子上，安著一柄小小的玉

碗，有一個金製的托襯著；特地從太后自己常用的幾副茶具內挑出來的。以備盛著藥給伊老人家去喝。在這同一張桌子上，遠遠地

離著那玉碗，另有四柄白色或藍色的磁杯，很齊整地排列著，我看了好生奇怪，不懂是什麼意思。

　　那四位御醫進來之後，便一起擁上那小爐子邊去，十分嚴肅地取過一包包的藥來，在八隻眼睛－－連我的一起是十隻－－的監

視之下，將它們逐一解開，投入那銀罐中去；這時候那罐內已盛著大半罐的清水了。藥投好，便正式煮起來了；太后服的藥，自然

又有特別考究的煮法：在煮的時候，那四位御醫還得在爐旁候著，待到罐裡的水煮得快沸了，便立即由他們中間的一位把它從火上

移開，擱在地上，讓它慢慢地冷卻，約摸冷到十分鐘模樣，便再放到爐子上去，煮到將沸了，再取下，如是者凡三次。

　　現在就得用一個銀製的濾器來濾藥渣了。那四位御醫老爺還是很嚴肅地從事著。這付藥的氣味倒還並不十分難聞，但當他們在

濾的時候，我已忍不住要掩鼻了。

　　因為那濾器的網眼做得還不怎樣精細的緣故，第一次濾過之後，仍有少許藥渣留在藥汁內，這當然是不能送去給太后喝的；於

是他們便三番兩次的濾著，直濾到完全沒有潭滓了，才敢傾入太后的玉碗中去，可是藥汁盡有多咧！而且是特地多煮的－－他們便

把那四柄磁杯也一起注滿了，我不禁懷疑還有誰要喝這個藥呢。

　　此刻是一切都準備好了，便有人去奏明瞭太后，不一會，這人又帶著太后的懿旨退出來了，吩咐那四位御醫一起再過伊的便殿

中去。於是就由那太后的那柄玉碗在前引領，我第二，其次便是四位御醫，最後是一個太監捧著那四柄磁杯。到了太后的面前，四

位老爺還要先磕一套頭，然後跪下。我瞧那玉碗授到了太后手內，急回頭去瞧時，只見那四個小磁杯卻已分別捧在四位御醫的手內

了；顯然很尷尬的捧著，但每個人都在竭力的忍耐。接著，就像兵式操一樣齊整地把磁杯湊到各人的嘴唇上，仰起脖子，一飲而荊

我那時真覺十二分的出乎意外，差不多就要笑出來了，好容易才忍住；並且我想到藥汁必然是很苦的，他們竟要這樣一口氣的吞

下，真非訓練有素不辦。而且我仔細瞧他們的臉上，簡直一些表情都沒有。這股勇氣倒著實可以佩服！

　　一個沒有病的人而強迫他和有病的一起服藥，這未免是太專制些了！而且我覺得很危險，難道一個好好的人無端喝了這一杯

藥，就不會引起什麼反向嗎？但據後來太后告訴我：這種不合人情的章程，已是幾百年前遺下來的了，並非是太后所特創的；它的

用意是要防範那些當御醫的人，受了賄賂，在藥中加上什麼毒物，企圖暗殺皇上或太后。象這樣先教他們自己當面喝過了，便可不

用再害怕。好在這些醫生當退出去之後，盡可自己另外喝些藥，以維護他們本身的健康。（這裡還有一個聲明：讀者也許以為如今

的中國藥舖子裡，何以不聞有什麼可以殺人的毒藥，即使有，也不容易給人們買到；可是在從前時候，殺人的毒藥是很多而很容易

得到的，象鶴頂紅就是其中之一。）雖然太后已是司空見慣了，但眼看那四位御醫如此乾跪的把藥喝下去，也險些失聲大笑了。

　　「這不是太詫異啦！他們喝得怪爽利的，倒象這藥全沒苦味的樣兒。」老佛爺捧著那個玉碗，彷彿打趣似的笑道：「然而我可

不相信，這藥那裡會有不苦的道理？」

　　可是伊老人家話雖這樣說，畢竟也就舉起玉碗來一口口的把藥汁喝下去了。伊心上當然是很勉強的，巴不得棄而不喝，但是伊

也不能太不講理；那四位御醫老爺既是伊自己做主去召進來的，而那第五張藥方又是伊自己作主選定的，如今那四位御醫且已鄭重

其事的給伊把藥煮好，伊怎麼能不喝呢？那四位御醫一直低下了頭跪著，待到太后把藥喝完，才命令他們退去。

　　我臣這時候他們必然象釋去了千斤重負一般的高興。因為在宮內，是誰都不願久留的，能得早些退出去，真是求這不得的妙

事。

　　太后的藥已服好，御醫們已退出，宮內的空氣居然也象鎮靜了幾分，大家都希望不要再發生什麼變故；卻不料我竟出乎意外的

鬧出了一件事來。這都是我對於宮中的一切禮儀太無充分的認識的緣故。象這樣類似的事情，先前已曾發生過一次了，不過那一次

恰巧是發生在我獨自和太后在一起的時候，既不曾為旁人所注意，所以也不曾為我自己所注意，於是就犯出這第二次來了！那一次

的事情我也還記得，似乎是為有什麼人給太后送來了幾簇粉紅色的鮮花，盛在一個很精緻的瓷瓶裡，要我給伊捧進去，獻給太后；

我因為正在上值上的時候，便立即親自捧了進去。太后見了，卻並不十分歡喜，便隨口說道：「將它安在那邊去吧！」

　　說的時候，伊還伸出一指，指著屋隅的一張小桌子，意思就是要我去把這花瓶安在桌子上。我先是依著伊做了，但伊對於這一

個命令原不曾用過什麼心思，所以我一走近桌子，便發現「花地不宜」了；因為在那桌子的後面，鑲著一行畫板，它的顏色是淺黃

的，一瓶粉紅色的花安在那裡，幾乎是混成一片了，比較疏忽一些的人，就決不會看見它。我便立即向伊建議道：「請瞧瞧看！老

佛爺，我能不能把這一瓶花安在另外的地方去？」

　　伊聽了我這話，臉上頓時就透出了很詫異的神氣；這在當時我原不曾注意到，及至事後才想起，並且還知道伊確然是應該這樣

詫異的！

　　「為什麼呢？」伊反問著我。

　　我於是便告訴伊那裡的畫板的顏色和花的顏色太相似了，不但不能襯托出花的美麗來，並將使那畫板也受了影響；我滔滔地給

伊講論著，約未注意到伊臉上的表情，其實伊那時簡直一絲笑容都沒有。但最後伊還是採納了我的意見。

　　「既然這樣，便隨你的意思把它安在別處好了！」

　　我當然是非常的高興，忙利用我自己的審美眼光，給這一瓶鮮花找到了個適當的位置；太后瞧了，似乎也覺得如此一變換，整

個屋子中的色調上，的確已和諧了許多。喝不曾贊美，卻也未曾表示什麼不滿。這件事就像這樣過去了。

　　不久遠之後，這件事已不為我所牢記著了，便是太后，也決不會再記得了；我簡直始終糊塗著，直至最後才知道這件事要是嚴

格論來，我已不折不扣的得了一個罪名了！這是如何知道的呢？就因為這一天，－－太后請四位御醫來診病的這天－－我又第一度

很大膽地犯了同樣的錯誤，才被人家提醒過來的。

　　這天的傍晚，太后因為在服藥後已假寐了一二小時，所以寒熱已退了許多；但是外面的雨仍在下著，太后悶坐在宮內，已感覺

到十二分的煩悶，再加伊的咳嗽，依然不停的在困擾著伊，因此越發的使伊煩悶了，無論一事一物，伊看了總覺得非常的可厭，動

輒暴怒，以致不復再能忍耐，便大聲說道：「再像這樣枯坐下去，真要把人悶死了！我們必須走出宮去，在那長廊下閒步一回。

（譯者按：長廊在頤和園排雲殿下，非但很長，而且構造得極富麗堂皇之至，宮中人都稱之為長廊。）快準備著隨我去吧！再去知

照其餘的人！」

　　因為當今天早上，我初被召進宮來的時候，太后已曾吩咐我用手撫過伊的前額，藉以試驗伊的體溫；此刻伊想出去，我便自動

的請伊讓我再試試伊的體溫。伊立刻就允許了，但我一試之後，卻很覺尷尬；原來伊的寒熱雖然已經早上減了許多，畢竟還不曾恢

復常度，我的掌心覆在伊的前額上時，仍覺得有些發燙，再瞧伊的精神，也是依舊不甚爽朗。我原是很熱心而且對伊很關切的人，

便不得不力進幾許忠告。

　　「老佛爺，請你暫時再忍耐一會，可行嗎？」我說道：「你的寒熱還不曾退盡咧！最好不要吹風；到長廊下去散步固然要比坐

在宮內開暢一些，可是難免就要受風，而且也太辛苦了！」

　　伊聽了這幾句話，顯然是大受震驚，我當時竟莫名其妙，不知道我這幾句善意的忠告，何以會使伊震驚。但伊卻還不止震驚

咧！伊並把兩顆眸子牢牢地釘住著我，透出很憤怒，又很躊躇的神氣；我其時竟全不覺得害怕，只覺詫異。幸而隔了一會，伊也不

再有什麼表示，仍退回到了御座上去，裝著強笑說道：「也罷！就依你說，我們還是來坐著玩玩紙牌吧！」

　　當然，這一次的情形是已給其餘的幾位女官瞧見了，並且不久已傳揚了出去；因些當我稟明瞭太后，退回我們那一間佞息室去

休息的當兒，有一位已在宮內執事達數年之久的女官，便鄭重其事的把我喚過去，象一個法官審訊囚犯一般嚴肅地向我問道：「你



難道還不曾知道你已犯下了樁很大的罪案了嗎？」

　　「不知道啊！你說我犯了什麼罪呢？」

　　「老佛爺心上覺得氣悶，有意要到長廊下去散步一會，你卻阻擋著伊，使伊仍然坐在宮內；」那女官說到這裡，真有些聲色俱

厲了。「這樣故意的違抗太后的懿旨，豈不是一樁大大的罪案嗎？你別再糊塗了！你得問問看，犯了這樣的罪案，該受何等的處

罰？那你才會曉得厲害了！」

　　給伊這麼一說，我倒的確有些擔心起來了；我自己方才也確曾瞧見太后惡狠狠地看過我，雖然伊到此刻還不曾明白指斥我的罪

狀，然而難保伊不把這事牢記在心，永遠當我是一個有罪的人，只消遇到任何一次相巧的機會，便舊事重提的將我一併處責起來，

豈不教我有冤難伸？

　　「我實在不知道啊！」我帶著哀懇的語氣，再向那女官問道：「那末就請你告訴我，究竟該受何等的責罰啊？」

　　「殺頭！」

　　啊，這可真要把我嚇死了！雖然老佛爺當面是沒有給我說過什麼話，但是也許伊此刻早有懿旨下去了，到明天早上，說不定我

就要給他們抓去殺頭了！

　　「可是你知道我只是一片好心，為伊老人家的寒熱還不曾退，所以才勸阻伊的！」我於是就忙著把真情告訴那女官，大有希望

伊能可憐我，給我想法子排解排解的意思。「我何嘗是存心想違旨呢？」

　　「好罷！你且留心著！如今呢，老佛爺正在寵愛你的當兒，多半是可以不追究的；但是認人敢保得定你能永遠的受伊寵信呢？

而這一回事又是斷不能使伊老人家忘掉的。－－到得那時候，我瞧你再有什麼聰明的方法，能使你的腦袋留在頸上不掉下來？你不

是以為自己是最聰明的嗎？」

　　我本想求伊幫助，卻不料反受了伊一套很難堪的奚落，我不由就從害怕化為憤怒了；便決意不顧一切的直接去向太后問個明

白，究竟我將受怎樣的待遇。當時我也不暇思索，立刻便撇下了那女官，走進太后的寢宮中去，且因憤懣過度，連兩頰也脹得通紅

了。太后瞧我一走進去就現著很詫異的容色，因為伊並不曾差人來召過我；而且依照宮內的規矩，我也絕對不許未經宣召而直入伊

的寢宮，現在我竟公然犯了這規矩，伊自然要覺得很詫異了！我也不知道第一句話該怎麼說才好，只把雙膝跪了下去，低著頭，伏

在伊的座前。

　　「德齡，你為什麼又回來了？」伊就忙著詰問我。

　　「太后，我是特地來給老佛爺叩頭謝罪的！」我鼓著勇氣，答覆了伊；但我的勇氣到底還有限，說了第一句，便禁不住哭起來

了。「奴才此刻才知道不該勸阻太后不上那長廊下去散步；據說這樣，我已經是犯了大罪了，說不定就要給你老人家殺頭了。所以

我急著來謝罪。求你赦了這一遭！」

　　「站起來！」太后方才倒不怒，此刻聽我說合了原委，倒有些著怒了。便連珠價的追問我道：「是那一個告訴你的？是李蓮英

嗎？還是那一個女官？」

　　「不是李總管！是ＸＸ告訴奴才的！我忍住了哭，答道：「其餘的各位女官，也說位給我說的是不錯的。「伊聽了，立刻就大

怒起來，便打發一個太監出去把七位女官一起喚進了宮來，厲聲向伊們說道：「豈有此理！誰敢跟德齡明鬧？伊勸我不要到長廊下

去散步，自是伊的好意，我怎會不知道？為什麼倒要你們把伊議論起來！以為無論誰都不准如此！有那一個再敢提起殺頭兩個字的

話，給我查明白了，少不得就將伊送去殺頭！大家都牢記著，再犯了是不能饒恕的！現在給我出去罷！

　　那七個人便一起戰戰兢兢的退出去了。可是我還不敢十分安心，便又問道：「那末奴才真可不必殺頭了嗎？老佛爺。」

　　「什麼話？當然是沒有的事！」太后大笑道：「你現在可以不必再擔心了！天賦人以各種知識，我們自然應該讓他們儘量的運

用，只要適當便行！可是依著皇家的習慣，和通例而論，你方才的行為，確然也可算得是一樁抗旨的罪案，如果當真要處刑，那末

你的頭也許真的可以吹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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